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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邢臺話的動後時體詞「了1」有兩個語音形式：強變體「咾 [lau]」和弱變體
「囒 [læ͊]」，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條件變體。經考察，漢語「了1」的使用受制於
謂語的整體屬性（現實性狀況、話語地位）和謂語的構件屬性（賓語類型、動
詞類型）兩大類語法因素，而邢臺話「了1」兩變體的分佈同樣受制於這些因
素：謂語的整體屬性決定「了1」兩變體分佈的基本格局，謂語的構件屬性決
定既定的「咾」或「囒」可換為另一變體的特殊情況。各項語法因素制約「了1」
變體的作用強度存在一個優先等級「現實性狀況＞話語地位＞賓語類型＞動
詞類型」。最重要的是，「了1」兩變體的分佈呈現出一個顯著的態勢：某語法
環境中「了1」的句法自由度越高，則越排斥強變體「咾」、越接受弱變體「囒」。
由此可對其他方言「了1」變體的分佈態勢提出多項理論預測，該現象也反映
出北方漢語的「了1」是一個複雜的語法異質語素。本文「了1」的語法分析範
式應有助於深入發掘漢語方言「了1」語素的事實，並推進對多項理論問題的
認識。

關鍵詞: 了1, 條件變體, 語法因素, 北方方言, 語法異質

1. 引言

傳統上將漢語中緊附於謂詞後（若有名詞必位於名詞前）的時體詞1「了」稱為 
「了1」或詞尾「了」，一般被視為完整體 (perfective) 標記 (Li & Thompson 1981)， 
它區別於同源但位於句末（若有名詞必位於名詞後）的時體詞「了2」或曰句尾 

「了」。國語的「了1」僅有一個語音形式 [lǝ]，而河北邢臺話2 有一個大異於國語
的現象，其「了1」有兩個變體形式：一個是強變體「咾 [lau]」，它跟多數晉方言的

1. 漢語的時體詞指表達事態的時制 (tense) 或體貌 (aspect) 意義的功能詞。注意，邢臺話
裡能性述補式的標記也是「了」，如「<邢> 你拿動咾拿得動不哎？」，該用法不見於國語的「了
1」，也遠離時體功能，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裡。

2. 邢臺市區方言是作者母語，屬於冀魯官話石濟片（中國語言地圖集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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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1」語音相近；另一個是弱變體「囒 [læ͊]」，3 跟本方言「了2」的常規形式同音。
重要的是，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語境制約的條件變體。如 (1) 所示，(1a–1b) 的

「了1」只能為「咾」；(1c) 的「了1」只能為「囒」；(1d) 可用任一變體，但有語義差
異，用「咾」有完結義，用「囒」僅有停止義；(1e) 亦可用任一變體，均有完結義。

 (1) 邢臺話「了1」的兩個變體：
  a. 趕緊吃咾那碗飯！
  b. 他吃咾飯就睡囒了2。
  c. 他先會兒剛才看囒書囒了2。
  d. 他先會兒剛才看咾/囒那本書囒了2。
  e. 他先會兒剛才吃咾/囒那碗飯囒了2。

其實，「了1」的變體現象廣泛見於東北官話、冀魯官話、中原官話、晉語等北方
方言（馬希文 1983；陳淑靜 1998；沈慧雲 2003；陳鵬飛 2005；吳繼章 2008；王琳 
2010），各方言中「了1」強弱變體的分佈情況有同有異。從各方言「了1」兩變體
的語音形式及方言對照的情況可推斷它們與國語的「了1」同源，皆來自完盡
義動詞「了 liao」（梅祖麟 1981）。這衍生出三個問題：I. 北方方言「了1」變體的分
佈條件是什麼，它在各方言的差異有何規律性？II. 該現象的動因是什麼，反映
出「了1」怎樣的語法性質？ III. 該現象與國語的「了1」有何關聯？解答這些問題
對認識漢語「了1」的語法性質及歷史源流有重要意義。本文旨在回答問題 I，用

「參考語法」的嚴格標尺來描寫邢臺話「了1」兩變體的分佈條件，由此預測出
各方言「了1」變體的分佈規律，並梳理出一套漢語方言「了1」語素的語法描寫
範式。該項工作有多方面的價值。第一，邢臺話「了1」變體的參考語法不僅是
解決問題 II、III 的基礎，也有助於學界瞭解這一廣泛而重要的現象；第二，國
語和北方方言系出同源，我們所總結的「了1」語素的分析範式是對漢語「了1」 
制約因素的全面梳理，可深化國語「了1」的分析；第三，「了1」的研究涉及漢語
語法的多項理論問題，如事態的現實性、動詞的分類、小句的完句，考察形式
多樣的「了1」語素有助於推進這些理論問題的研究。須聲明的是，漢語的「了1」 
受制於語法和語用兩方面因素，邢臺話的「了1」變體亦如是，本文僅討論當中
的語法因素 – 它是制約「了1」變體的主要因素。4

下文安排如下：第二節概述「了1」分佈的語法環境，為分析邢臺話「了1」的
變體做鋪墊；第三節詳述制約邢臺話「了1」變體的語法因素，並提出「了1」變體
分佈的優先等級以預測其他方言的情況；第四節簡述「了1」兩變體可能的語義
差異；第五節是結語，簡介了該現象的理論解釋。鑒於國語和北方方言的詞彙

3. 本文的「強/弱變體」不是嚴格的語音響度的界定，將「咾」視為強變體主要指其語音形式
更接近本方言的完結義動詞「了 [liau55]」（詞源），而「囒」是距離該動詞的語音形式更遠的。

4. 為免語用因素干擾，本文的「了1」句限於平實報導事態的中性陳述句（例 (1)），排除疑
問句（如「<國> 你吃了早飯了嗎？」）和強調句（如強調賓語數量的「<國> 他整整吃了三大
碗麵，撐死了！」） – 因為這些句子的語用焦點對「了1」變體的影響會突破語法因素的限制，
這是另文討論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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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法狀況（尤其是「了1」的分佈）基本相同，本文闡釋語法理論問題時多用國
語的材料以便讀者理解。不過，邢臺話的時體詞有異於國語的三個特徵，即處
所詞「在」不能作標記進行體的副詞（「<邢> *他這會兒在吃飯。」），助動詞「會、
要」不能表慣常、必要或將來（「<邢> *哈爾濱冬天會下雪。」「<邢> *學校要開學
囒了2。」），動詞「掉」不能作動相補語（「<邢> *把這本書扔掉吧！」）。術語及標識
上，本文將謂詞性短語 VP 簡稱為「謂語」，包含「了1」的 VP 稱為「『了1』謂語」， 
以「了1」謂語為核心的小句稱為「『了1』句」。例釋中，「*(X)、?(X)」表示 X 必須
出現或傾向出現，「(X)」表示 X 可以自由隱去，「(*X)、(?X)」表示 X 不能出現或
排斥出現；句末的「#」表示完句，句末的「*Ø#」表示不能完句；「<國>」表示國語，

「<邢>」表示邢臺話。此外，下文常談及邢臺話的句末助詞「囒了2 [læ͊]、來來 [lɛ]、 
嘞呢 [lei]、嘞的 [lei]」，正文的討論多用國語的對應形式「了2、來、呢、的」來稱述，
例句方轉用方言的語音對應字。

s22. 「了1」分佈的語法環境

欲分析制約邢臺話「了1」變體的語法因素，須先綜觀「了1」分佈的語法環境（簡 
稱「環境」），本節以國語為例來簡述。經考察，「了1」的使用受制於五項語法因
素：謂語的現實性狀況、謂語的句法地位、賓語的類型、動詞的類型、句末助詞
的性質。下面在簡介每項因素時，主要考察某語法環境下「了1」的「句法自由
度」，它指「了1」可搭配的動詞及賓語的範圍，範圍越大說明其句法自由度越
高。關注句法自由度對理清「了1」及其變體的分佈很重要。

第一，現實性狀況上，「了1」表達現實事態 (realis) 少受句法限制，但表達
非現實事態 (irrealis) 有句法限制：多見於從屬謂語、從屬小句，少見於主要小
句，絕不見於定語小句（例 (2)）。進一步看，用「了1」的非現實謂語裡「了1」的句
法自由度非常低，如非現實的「了1」 主要小句限於 「吃」 這類 「影響性動詞」  

（見下分析）和定指賓語，拒絕「了2」（例 (3b)）。這些都預示「了1」的句法自由
度跟事態的現實性是正相關的，跟事態的非現實性是反相關的，3.1.1節會深
入論證這種相關性。

 (2) 「了1」謂語表非現實事態 <國>：
  a. [從屬謂語、從屬小句] 吃了早飯再走！/ 要是他明年上了大學，就給他

買車吧。
  b. [主要小句] 快吃了那碗飯！/ 我明天就殺了他去。
  c. [定語小句] 明天吃(*了)/完早飯的時候 / 明年炒股賺(*了)/到兩百萬

的人
 (3) 非現實謂語裡「了1」的句法自由度 <國>：
  a. [從屬謂語] 看了那本書再走。/ 吃了東西再走。/ 吃(*了)三碗飯再走。
  b. [主要小句] *快看了那本書！/ 快吃(*了)東西！/ 快吃(*了)三碗飯！/ *快

吃了那碗飯了！



 邢臺話「了1」的兩個變體 413

第二，謂語的句法地位會制約「了1」的分佈，因為「了1」搭配動詞的範圍會因謂
語的句法地位而有差異。現實性的「了1」謂語作主要小句和從屬小句時可自
由搭配任何動詞，作從屬謂語、定語小句時能自由搭配的動詞有限（例 (4)）。 
這幾種現實性的「了1」謂語在句法的獨立性上是逐漸降低的，由此推測，在現
實性謂語中5「了1」的句法自由度和謂語的句法獨立性很可能是正相關的。

 (4) 句法地位不同的現實性謂語用「了1」<國>：
  a. [主要小句] 他吃了東西了。/ 他看了書了。
  b. [從屬小句] 因為他剛才吃了東西了，我就沒給他做飯。/ 因為他剛才

看了書了，很了解裡面講什麼。
  c. [從屬謂語] 他吃了東西就走了。/ 他看(?了)/完書就走了。6

  d. [定語小句] 今天吃了東西的孩子 / 今天看(?了)/過書的學生

第三，賓語的類型制約「了1」的使用，主要是數量賓語和非數量賓語之別會造
成差異。「數量賓語」指含量化成分的「有指無定」賓語（如「三本書」），「非數量
賓語」包括「定指」賓語（如「那本書」）和無量化成分的「非定指」賓語（如「書」）。 
數量賓語對「了1」的制約效果大異於其他賓語。首先，帶數量賓語的「了1」句可
不依賴句末助詞（如「了2」）而完句（例 (5)，陸儉明 1988）。7 其次，數量賓語會
提高「了1」的句法自由度，同一語法環境裡「了1」帶數量賓語時能接受更多動
詞，如 (4c)、(4d) 中帶動詞「看」的「了1」謂語換成數量賓語就變得非常順口（例 
(5)）。 再次，數量賓語影響「了1」謂語的語義詮釋，它不能表達非現實事態（例 
(3)）。總之，數量賓語特立獨行，解析「了1」的賓語因素須先取「數量賓語」和 

「非數量賓語」之分，其次才是「定指」和「非定指」之分。

 (5) 賓語的類型與「了1」句的完句 <國>：
  a. [數量賓語] 他看了三本書Ø#。
  b. [非數量賓語] 他看了那本書*Ø#。
 (6) 數量賓語與「了1」的句法自由度 <國>：
  a. [從屬謂語] 他看了一會兒書就走了。 （比較 (4c)）
  b. [定語小句] 今天看了兩本書的學生 （比較 (4d)）

第四，不同動詞與「了1」的互動會有差異，以往研究多根據「Vendler 式情狀類
型 (situation types)」(Vendler 1967) 來分析制約「了1」的動詞因素（如 Smith 1994）， 
但這種動詞分類不足以理清「了1」的使用。首先，各動詞搭配「了1」的環境自由
度不同。各家都認同 (2b) 這類非現實句的「了1」是類似「掉」的動相補語，它限

5. 3.1.1 節會展示出這種正相關聯繫不見於非現實謂語，因為現實性狀況的制約作用強於
謂語的句法地位。

6. 「他看了書就走了」其實合法但不常用，這源於其語義的模糊性：「看了書」在該句中傾
向於解讀為「看了一下書（就走了）」，亦可為「他看了一會兒書」或「看完某本書」。

7. (5b) 即使被認為可自由完句也是限於書面語的，北京口語中它不能自由完句。關於國
語完句條件的文獻可參考胡建華、石定栩 (2005)、Tsai (2008)、郭銳 (2015)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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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搭配 Sybesma (1999: 92) 所說的影響性動詞 (affective verbs)，這些動詞均有 
[+去除] 義特徵（木村英樹 1983: 28），呂叔湘 (1999: 352) 列出 28 個這樣的動
詞：忘、丟棄、關、開、喝、吃、咽、吞、潑、撒、扔、放釋放、塗、抹、擦、碰、砸、摔、磕、
撞、踩、傷、殺、宰、切、沖、賣、還、毀。影響性動詞既包括「丟棄」這樣的達成動詞 
(achievements)，也包括「吃」這樣的完成動詞 (accomplishments)。其次，各動詞
允准「了1」自由隱去的能力不同。如「忘時間」和「到家」都是達成情狀，但前者
比後者更排斥「了1」的隱現（例 (7)）。可見，情狀類型各異的影響性動詞使用 

「了1」有極高的一致性，它們恐是「了1」最傾向搭配的動詞類，3.2.2 節會界定
出更多類似的動詞。

 (7) 動詞的類型與「了1」的自由隱去 <國>：
  a. [影響性動詞] 他已經忘*(了)時間了。
  b. [其他動詞] 他已經到(了)家了。

第五，就小句而言，有時體功能的句末助詞是跟「了1」有互動關係的重要因素。
國語的句末時體詞有「了2、呢、來著」。「了2」無疑是最高頻跟「了1」共現的，但
有少許限制，如帶副詞「才」的「了1」句一般不能用「了2」（例 (9a)）。「了1」跟「呢、
來著」亦可共現，但較少見，因為跟「了1」共現的「呢、來著」是表主觀義的語氣
詞，該用法限於特定的話語環境（例 (9b)、(9c)）。

 (8) 各句末助詞與「了1」的共現 <國>：
  a. [「了2」] 他已經到了家了。
  b. [「呢」] 還不如早點兒賣了房子呢。
  c. [「來著」] 我記著小王上個月娶了媳婦來著，怎麼現在又相親呢？
 (9) 各句末助詞與「了1」共現的限制 <國>：
  a. [副詞「才」不用「了2」] 他才到了家(*了)。
  b. [副詞「已經」不用「呢」] 他已經賣了房子(*呢)。
  c. [報導新信息不用「來著」] 小王最近怎麼樣啊？  – 他上個月娶了媳婦

(*來著)。

這些句末助詞不影響「了1」所搭配的動詞或賓語的範圍，但我們認為能與「了2」 
共現是某類小句的「了1」有較高句法自由度的關鍵性表徵。該標準有兩點依
據。首先，小句有「了2」時更易允准「了1」的自由隱去（李興亞 1989: 336），「了1」 
可自由隱去往往表明其語義淡化，語義淡化意味著語法化程度提高，而功能
詞的語法化程度跟句法自由度是正相關的。其次，現實性的主要小句是「了1」
分佈最自由的語法環境，當中「了1」的典型表現可視為「了1」句法自由度極高
的表徵，而與「了2」共現所受的語法語用限制最小，正是該環境「了1」的典型表
現。3.3 節會論證句末助詞的因素實為小句「話語功能」的效果。

這五種語法因素可歸為兩大類：（一）現實性狀況、句法地位、句末助詞界
定了「謂語的整體屬性」；（二）賓語類型和動詞類型屬「謂語的構件屬性」。各
項語法因素對「了1」的制約效果是相互牽制並有強度差異的，第三節會論證
出它們制約作用的優先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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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約「了1」變體的語法因素

3.0 概述

以第二節梳理出的各項語法因素為區別參數，便將「了1」的典型語法環境分為
「A – G」七種，見表 1，從環境 A 到環境 G，「了1」的句法自由度逐漸提高（可
搭配的動詞、賓語、句末助詞的類型漸多）。表 1 也呈現出邢臺話「了1」變體的
分佈格局，強變體「咾」的使用範圍大於弱變體「囒」，從環境 A 到環境 G，「了1」
逐漸由「咾」變為「囒」。可見，「了1」兩變體的分佈相當有規律，制約「了1」分佈
的幾項語法因素正是制約「了1」變體的因素，而且它們有制約作用的優先等
級，由高到低依次為：現實性狀況＞（句法地位 & 句末助詞）話語地位＞賓語類型
＞動詞類型。概言之，先是謂語的整體屬性（現實性狀況、話語地位）決定「了1」 
兩變體分佈的基本格局，再是謂語的構件屬性（賓語類型、動詞類型）決定現
實性謂語裡既定的「咾」或「囒」可換為另一變體的特殊情況。表 1 的七個環境
正是依照各因素的這一優先等級來劃分排序的，8 其中「句法地位」和「句末助
詞」最終可歸為謂語的「話語地位」（見 3.3 節）。下面以表 1 為綱來詳述各語法因
素如何制約邢臺話「了1」的變體，會涉及更多的語法環境，並推導出多項「了1」 
變體分佈的優先等級以預測其他方言的情況。

須說明的是，邢臺話幾乎沒有「咾囒」連用的情況，句中「了1」的強弱變體
不能連用（「<邢> *我吃咾囒三碗飯。」），句末一般沒有「咾了1」「囒了2」的連用 

（「<邢> *我先會兒剛才把那碗飯吃咾囒。」）。只有當「咾了1」和「囒了2」處於不
同句法層次的謂語裡，二者才能連用，如「<邢> 我早就想(把那碗飯吃咾了1) 
囒了2。」，「咾了1」附於內嵌的把字謂語，「囒了2」附於主要小句「想 VP」上。

3.1 謂語的整體屬性：確立兩變體的分佈格局

3.1.1 現實性狀況：首要因素
謂語的整體屬性決定了「了1」兩變體分佈的基本格局，首先是謂語的現實性
狀況起作用，它是制約「了1」變體的首要因素。任何情況下，非現實的「了1」謂
語一般必用「咾」，現實性的「了1」謂語方可能用「囒」。本節聚焦於非現實的「
了1」謂語，依小句和從屬謂語之分來討論。

非現實句包括主要小句和從屬小句。非現實的主要小句即環境 A（例 (2b)、 
(10)），它表達將來事態，帶有情態義，可稱為「將來情態句」。非現實的從屬小
句主要是狀語小句，按語義分為違實小句（counter-factual clauses，例 (11)）和
假設小句，後者又分為假設將來句（例 (12)）和假設過去句（例 (13)）。邢臺話
裡這些非現實句的「了1」通常必為「咾」，但假設過去句可有條件地允准「囒」 

8. 有兩項因素因對「了1」的制約作用較弱而未計入環境「A – G」的區別參數，一是「賓語類
型」項的非數量賓語未分「定指/非定指」，二是「動詞類型」項因類型多樣而不做區別，只在
表 1 裡設立「吃」類（即影響性動詞）和「看」類的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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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3d)，允准條件見 3.3.1 節），這源於假設過去句有相當的「現實性」。下面
來逐步闡述這四類非現實句的形式和語義差異，最終論證出謂語的現實性狀
況如何制約「了1」的變體。

 (10) 將來情態句（環境 A，非現實的主要小句）<邢>：
  a. [祈使句] 趕緊吃咾那碗飯吧！
  b. [意願句] 俺我明兒咾明天殺咾他去。
 (11) 違實小句 <邢>：
  a. [影響性動詞 & 定指賓語] 要是俺我先會兒剛才吃咾那碗飯(來)，這會兒

不能陣這麼餓。
  b. [其他動詞] 要是俺我先會兒剛才看咾那本書(來)，這會兒不能陣這麼著急。
  c. [其他賓語] 要是俺我先會兒剛才吃(?咾)東西來 / 要是俺我先會兒剛才吃

(?咾)兩碗飯來，這會兒不能陣這麼餓。
 (12) 假設將來句 <邢>：
  a. [影響性動詞 & 定指賓語] 要是他等會兒吃咾那碗飯(咾了2)，後晌下午

肯定不餓。9

  b. [其他動詞] 要是他等會兒看咾那本書(咾了2)，我就給他買糖吃。
  c. [其他賓語] 要是他等會兒吃咾東西(咾了2) / 要是他等會兒吃(?咾)兩

碗飯，後晌下午肯定不餓。
 (13) 假設過去句 <邢>：
  a. [影響性動詞 & 定指賓語] 要是他先會兒剛才吃咾那碗飯(咾/囒了2)，這

會兒按說不能不會餓。
  b. [其他動詞] 要是他先會兒剛才看咾那本書(咾/囒了2)，這會兒按說該知

道答案嘞呢。
  c. [其他賓語] 要是他先會兒剛才吃咾東西(咾/囒了2) / 要是他先會兒剛才

吃咾兩碗飯(咾/囒了2)，……。
  d. [「了1」用「囒」] 要是他先會兒剛才吃囒那碗飯*(囒) / 要是他先會兒剛才

吃囒兩碗飯(囒)，……。

首先，這四類非現實句的「了1」句法自由度不同。邢臺話跟國語一樣，將來情態
句的「了1」僅允許影響性動詞和定指賓語（第二節）。其餘的非現實句的「了1」 
接受所有動詞，但賓語範圍有不同：違實小句的僅用定指賓語，假設將來句的
限於非數量賓語，假設過去句接受所有賓語。這些非現實句所用句末助詞的
範圍也不同：將來情態句不用任何句末助詞，違實小句只用「來」（例 (11)）；只有

9. 該句在國語的對應表達不能用「了2」，如「<國> 要是他等會兒吃了那碗飯(*了)，下午肯
定不會餓。」），這說明邢臺話假設小句中的「咾了2」不是通常所說的「了2」，常被方言學界視
為假設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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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小句用「了2」系的句末助詞，10 假設將來句的「了2」僅能為「咾」（例 (12)），假
設過去句的「了2」還可為「囒」（例 (13)）。各類非現實句的「了1」總結為表 2，它
們按「了1」的句法自由度由低到高排序是：將來情態句＜違實小句＜假設將來
句＜假設過去句。

表 2. 邢臺話各類非現實句裡「了1」謂語的句法特徵

例句 動詞類型 賓語類型 句末助詞 「了1」變體
將來情態句 (10) 影響性動詞 定指賓語 Ø 咾
違實小句 (11) 所有動詞 定指賓語 Ø、來 咾
假設將來句 (12) 所有動詞 非數量賓語 Ø、咾了2 咾
假設過去句 (13) 所有動詞 所有賓語 Ø、咾了2、囒了2 咾，囒

第二，這四類非現實句有明顯的語義差異，本質上是非現實性的不同。Van Gijn 
& Gipper (2009)、Wiltschko (2014: 154) 基於跨語言比較指出 「非現實→現實」是
一個概念連續統，我們認為，漢語至少非現實範疇是有連續統現象的，各類非
現實謂語的「（非）現實性程度」有差異。衡量漢語謂語的現實性狀況可用如下
的三項現實性特徵，注意，特徵 I 的「實現」不同於特徵 II、III 的「實現」：前者指
事態「實際地實現」，即情態性 (modality)；後者指兩個時間之間的位置關係，即
時間性 (temporality)。所以，我們界定「（非）現實性」是綜合了情態和時體兩個
範疇的特徵。

I. 實現可能性：指 VP 所指的事態在話題時間 (topic time) 實現的可能性如
何，確定實現取 [＋]，可能實現取 [±]，確定未實現取 [－]。話題時間是說話
者用於斷言句子的時間 (Klein 1994)，一般由全句的時間狀語指示；若沒有
時間狀語，將來事態句的話題時間是近將來時刻，過去事態句的話題時間
是近過去時刻。

II. 相對實現性：指 VP 的事態時間 (situation time) 相對於句法參照時間 (ref-
erence time in syntax) 的位置，在參照時間之前取 [＋]（即相對實現），在參
照時間之後取 [－]（即相對未實現）。VP 的句法參照時間分為如下兩種，若
謂語不涉及某種參照時間，對應的相對實現性取 [Ø]。

 – 狀語性時間：針對主要小句，指 VP 前狀語性成分所指的時間，如「明天
你吃了飯再走」的「走」有狀語性時間「吃飯」。VP 若沒有顯性的狀語性
時間，則默認是說話時間。

 – 後續謂語時間：針對從屬謂語，指 VP 後核心謂語的事態時間，如「明
天你吃了飯再走」的「吃飯」有後續謂語時間「走」。從屬小句的後續謂
語時間是其後主要小句的事態時間。這種時間定位等同於郭銳 (2015) 
的「內部時間參照」。

10. 邢臺話的「了2」也有強、弱變體，強變體「咾2」限於假設小句（例 (13)），弱變體「囒」是「了2」 
的常規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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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絕對實現性：指事態時間相對於說話時間 (speech time) 的位置，在前取  
[＋]（即過去事態），在內取 [±]（即現在事態），在後取 [－]（即將來事態）。

如此一來，各類非現實句的非現實性特徵如表 3 所示。實現可能性上，除違實
小句指不可能實現的事而取 [－實現可能]，其餘均指話題時間上可能實現的
事，應取 [±實現可能]。相對實現性上，將來情態句 (10) 的事態發生在默認的狀
語性時間 「說話時間」之後，沒有後續謂語時間，故取 [－相對實現狀語性時間，Ø
相對實現後續謂語]。違實小句 (11)、假設將來句 (12)、假設過去句 (13) 皆發生在
主要小句的事態之前，是 [Ø相對實現狀語性時間，＋相對實現後續謂語]。絕對實現
性上，只有違實小句、假設過去句指過去時態而取 [＋絕對實現]，其餘均是指
將來事態的 [－絕對實現]。

表 3. 四類非現實句的現實性特徵

實現可能性 （權重第二）相對實現性 （權重第一）絕對實現性 （權重第三）
將來情態句 [±實現可能] [－相對實現狀語性時間， 

Ø相對實現後續謂語]
[－絕對實現]

違實小句 [－實現可能] [Ø相對實現狀語性時間， 
＋相對實現後續謂語]

[＋絕對實現]

假設將來句 [±實現可能] [Ø相對實現狀語性時間， 
＋相對實現後續謂語]

[－絕對實現]

假設過去句 [±實現可能] [Ø相對實現狀語性時間， 
＋相對實現後續謂語]

[＋絕對實現]

理論上，謂語的現實性特徵取 [－] 越多，它的非現實性越高；現實性特徵取 
[＋] 越多，它的現實性越高。可見，很多非現實句也有一定的現實性。而且，這
三項特徵有不同的權重 (weight)，我們會另文論證：漢語裡，相對實現性最關
鍵，其次是實現可能性，最次是絕對實現性。例如，將來情態句的現實性低於
違實小句，因為在相對實現性這個最關鍵的特徵上，前者取 [－] 而後者取 [＋]。 
因此，這幾類非現實句形成了一個「現實性」由低到高的等級序列：將來情態
句＜違實小句＜假設將來句＜假設過去句。比較它們的「了1」句法自由度等級，
可見，「了1」的句法自由度跟謂語的現實性是正相關的，跟謂語的非現實性是
反相關的。

第三，聯繫整體趨勢「非現實的『了1』謂語必用『咾』」，可推測謂語的現實
性狀況與用「了1」變體的傾向性是有關聯的：非現實性越高則越傾向用「咾」， 
現實性越高便越易接受「囒」。這便能解釋假設過去句為何有允准「囒」的情
況 – 它的現實性高於其他的非現實句。由此假設，四種非現實句的現實性等級
正是它們觸發「了1」弱變體的優先等級：將來情態句＜違實小句＜假設將來句
＜假設過去句。那麼，「了1」的句法自由度和用「了1」變體的傾向性也有關聯：
某語法環境中「了1」的句法自由度越高，則越排斥強變體、越接受弱變體。該
假設有待跨方言材料來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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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非現實的從屬謂語，這包括祈願謂語、違實謂語和順序謂語，它們的 
「了1」 均是「咾」，但它們的「了1」句法自由度是逐漸提高的。一是祈願謂語，
即祈願動詞「想要、要、打算、企圖、願意、建議、鼓勵、反對、同意」的謂詞性賓
語，它用「了1」跟將來情態句一樣（例 (14a)）。二是違實謂語，即「不如」的謂詞
性賓語，它表過去時指違實事態，用「了1」跟違實小句一樣（例 (14b)）。三是順
序謂語（即環境 B），即線性序列上兩個謂語的 VP1，它的事態時間在 VP2之前，
句法順序對應於時間順序，它的「了1」的句法自由度更高，尤其是能用非定指
賓語（例 (14c)）。

 (14) 非現實的從屬謂語用「了1」<邢>：
  a. [祈願謂語] 他想吃咾那碗麵。/ 他想看(*咾)那本書。/ 他想吃(*咾)東

西。
  b. [違實謂語] 先會兒剛才還不如吃咾那碗麵來。/ 還不如看咾那本書來。/ 

還不如吃 (*咾)東西來。
  c. [順序謂語] 吃咾那碗麵再走。/ 看咾那本書再走。/ 吃咾東西再走。

以上是肯定句的情況，任何否定句皆有非現實性，因為它表達事態是未實現
或不存在的。否定句的「了1」11 句法自由度之低是不言自明的。第一，並非任何
句子的否定式都能用「了1」，將來情態句和違實小句的否定式拒絕「了1」；假設
將來句和假設過去句的否定式有時可用「了1」（例 (15)）；現實句的否定式（簡稱

「現實否定句」）最易用「了1」（例 (16)）。可見，句子的非現實性越高，其否定式
越難以用「了1」，這再次印證「了1」的句法自由度與謂語的非現實性是反相關
的。第二，現實否定句用「了1」的限制類似違實小句，如 (16a) 接受所有動詞，但
限於定指賓語，句末助詞用「來」，而且它只用強變體「咾」。其實，現實否定句
和違實小句有語義相似性，是 [－實現可能]，這再次印證謂語的非現實性和用

「了1」強變體的傾向性是正相關的。

 (15) 各類非現實句的否定式用「了1」的情況 <邢>：
  a. [將來情態句] 我明兒咾明天不殺(*咾)他！
  b. [違實小句] 要是夜個不/沒看(*咾)那電影來，就好囒了2。
  c. [假設將來句] 要是今兒今天他不看咾這個書，明兒咾明天嘞的考試就過

不去通不過囒了2。
  d. [假設過去句] 要是夜個昨天他沒看咾這個書，今兒今天嘞的考試就過不

去通不過囒了2。
 (16) 現實否定句用「了1」的情況 <邢>：
  a. [主要小句] 鴻門宴，項莊到了到底沒殺咾劉邦哎！/ 陣這麼長時間他也沒

看咾那個書來。
  b. [從屬小句] 他沒吃咾你就不賴不錯囒了2！/ 年輕那會兒沒上咾大學，他

心裡頭一直不好受。

11. 一般認為國語「了1」和否定副詞是不能搭配的，但木村英樹 (1983)、陳剛 (1985)、郭銳 
(1997) 均指出國語及北京話的「了1」謂語可以有條件地搭配否定副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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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各類非現實謂語裡「了1」的句法自由度存在這樣的優先等級：將來
情態句＝祈願謂語＜違實小句＝違實謂語＝現實否定句＜順序謂語＜假設將
來句＜假設過去句。理論上，這是它們用「了1」弱變體的優先等級，邢臺話不能
完全反映這種差異，故有待跨方言材料的驗證（3.4 節）。理論上，非現實的從屬
謂語和否定句也有現實性特徵的差異，這待日後探索。

3.1.2 句法地位：次要因素
討論完非現實謂語後，下文只需討論現實性謂語。同是現實性謂語，謂語的句
法地位會制約 「了1」 的變體：謂語的句法依附性越強則越傾向用 「咾」，句法
獨立性越強便越易接受 「囒」。現實性的定語小句、從屬謂語、從屬小句傾向用

「咾」（例 (17)），只是強制性略有差異：定語小句只用「咾」；從屬謂語有極少
數允准「囒」的情況（例 (19a)、(21)）；從屬小句只要有句末助詞「囒了2」，便能換
用「囒了1」。

 (17) 從屬性的現實性謂語用「咾」<邢>：
  a. [定語小句] 吃咾早起飯早飯嘞的孩的子 / 他有咾孩的子的事
  b. [從屬謂語] 他拿咾錢包買東西去囒了。/他寫咾辭職信就寄走囒了2。
  c. [從屬小句] (因為)他先會兒剛才看咾/囒報紙囒，肯定知道今兒嘞的新

聞嘞呢。

現實性的主要小句通常用「囒」，它句末的「了1」只能是「囒」（例 (18a)、(18b)）。12 
謂詞性賓語和引語型的賓語小句裡（例 (18c)、(18d)），「了1」的句法自由度及其
變體形式均跟主要小句相同；語義上，這些賓語型謂語跟主要小句一樣都表
述全句的核心信息，並非典型的從屬謂語那樣的從屬信息。因此，我們將賓語
型謂語與主要小句歸為一類，「從屬謂語、從屬小句」僅指狀語型謂語。那麼，
各類現實性謂語觸發「了1」弱變體的優先等級是：定語小句＜從屬謂語＜從屬
小句＜主要小句（含賓語型謂語）。第二節談到「了1」的句法自由度和謂語的句
法獨立性是正相關的，這裡再次印證「了1」的句法自由度與它用弱變體的傾向
性是正相關的。

 (18) 句法核心的現實性謂語用「囒」<邢>：
  a. [句中「了1」] 他咋知道這事兒哎？ – 他看囒報紙囒了2。/ 你知道不？他

在街上打囒倆人。
  b. [句末「了1」] 老王先會兒剛才走離開囒。/ 樹葉兒綠囒，天兒天氣暖和囒。
  c. [謂詞性賓語] 他後悔看囒你嘞的信囒。
  d. [賓語小句] 他知道你先會兒剛才看囒報紙囒。

至此，謂語的整體屬性已確定「了1」變體分佈的基本格局：環境 A、B 必用「咾」， 
環境C、D 通常用「咾」，環境 E、F、G 通常用「囒」。

12. (18b) 的句末「了」理論上是包含「了1」的，對此 Wu (2005) 做過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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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謂語的構件屬性：決定兩變體的替換特例

3.2.1 賓語類型：再次因素
在「了1」變體分佈的基本格局之上，謂語的構件屬性繼而決定通常用「咾」或

「囒」的某語法環境何時可換用另一變體，這限於現實性謂語，主要是環境 
C、D、E 會出現「了1」變體的特殊情況。

謂語的整體屬性確定後，賓語的類型便開始制約「了1」的變體了。第一，數
量賓語更易允准「囒」，表現為以「咾」為常的環境 D 帶數量賓語時可換用「囒」， 
名量賓語和時量賓語的表現相同（例 (19)）。第二，非數量賓語中，定指賓語
也會引起「了1」變體的特殊情況，它造成以「囒」為常的環境 E 可換用「咾」（例 
(20)）。那麼，各類賓語觸發「了1」弱變體的優先等級是：定指賓語＜非定指賓語
＜數量賓語。該序列既不是 NP 的有界性等級，也不是 NP 的指稱性等級，因為
無界且無指的非定指賓語處於序列的中間，其動因有待分析。但是，第二節談
到「數量賓語會提高『了1』的句法自由度」，該序列至少反映出「了1」的句法自
由度與它用弱變體的傾向性是正相關的。不過，賓語對「了1」變體的制約效果
還受制於句末助詞的情況，見 3.3 節。

 (19) 數量賓語更易允准「囒」<邢>：
  a. [從屬謂語] 他寫咾/囒兩封信就寄走囒了2。/ 他寫咾/囒一會兒就睡囒

了2。 （比較 (17b)）
  b. [從屬小句] (因為)他先會兒剛才看咾/囒兩份報紙，肯定知道今兒嘞的

新聞嘞呢。/ (因為)那個報紙他看咾/囒兩遍，肯定知道今兒嘞的新聞。
 （比較 (17c)）

 (20) 定指賓語更易允准「咾」<邢>：
  a. [非定指賓語] 他打囒人囒了2。
  b. [定指賓語] 他打囒/咾老王囒了2。

3.2.2 動詞類型：最次因素
其他語法因素均相同時，動詞的類型最後決定既定的「咾」或「囒」能否換為另
一變體，有些動詞更易允准弱變體，有些動詞更易允准強變體，這導致了通常
用某變體的語法環境有時可換用另一變體。

第一，雖然環境 C 通常用「咾」，但有兩類動詞在該環境下仍能換用「囒」。
一類是達成動詞中的「到、上、下、成」（例 (21a)），它不包括「死、塌」等有結果
性狀態的達成動詞，可稱為「終止型動詞」。另一類是靜態動詞中的「知道、認
識、同意、有」（例 (21b)），它不包括「等於、希望」等不用「了1」的靜態動詞，可
稱為「狀態型動詞」。這兩類動詞處於有界性的兩極，共同點是客體的狀態不
會因動作而變化。

 (21) 終止型動詞和狀態型動詞易允准「囒」<邢>：
  a. 他到咾/囒北京就病開開始生病囒了2。/ 他成咾/囒冠軍就回老家囒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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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在會上他認識咾/囒老王就走囒了2。/ 年上個去年他有咾/囒媳婦兒就忙
開開始忙掙錢兒囒了2。

第二，雖然環境 E 通常要用「囒」，僅帶定指賓語時方接受「咾」，但有一部分動
詞使環境E 帶非定指賓語時也能換用「咾」。呂叔湘 (1999) 所列的影響性動詞
就是如此，表 4 的四組動詞也是如此（例 (22)）。乙組動詞都能在將來情態句中
用「了1」，與影響性動詞屬同類；丙、丁組動詞因為有非自主性不能在祈使句中
用「了1」，但也能用於一部分的將來情態句（「<國> 別丟了身份證。」「<國> （我
盼著）他老婆快死了吧。」）。這三組動詞的語義共同點是「客體受損或（從主體
論元處）消失」，例如，「吃」蘊涵食物減少，「丟」蘊涵受事消失，「死」指主體失
去生命，可合稱為「損失義動詞」。甲組動詞也能在將來情態句中用「了1」（「<國
> 快給兒子蓋了新房吧。」），它們表達製造或取得某物，即「客體從不存在到出
現（於主體論元處）」，可稱為「制取義動詞」。損失義動詞和制取義動詞雖然改
變客體的形式不同，但都表示動作必然改變客體的物質狀態，蘊涵客體有「特
定的結果性狀態」，可統稱為「結果型動詞」，影響性動詞是當中的典型成員。
這類動詞囊括了活動動詞（如「洗」）、完成動詞（如「吃」）、達成動詞（如「死」）
三種情狀類型，但它們用「了1」有多項一致的表現，歸為一類是十分必要的。

 (22) 結果型動詞易允准「咾」<邢>：
  a. [甲組] 你知道不哎？他家蓋咾/囒新房的囒了2。
  b. [乙組] 沒吃早起飯早飯，你咋也不餓哎？ – 俺我先會兒剛才吃咾/囒蘋果

囒了2。
  c. [丙組] 你夜個昨天有啥事來？ – 俺我丟咾/囒錢包囒了2。
  d. [丁組] 你知道不哎？他家死咾/囒人囒了2。

表 4. 結果型動詞13

下位類型 例詞及與 Vendler 式情狀的對應關係 自主性 結果性狀態
[甲]制取義動詞 【活動、完成】蓋造、造、寫作、畫繪、簽名字、

做製作、買、賺、要索取、領取、取、娶、摘
自主 獲得客體

[乙]影響性動詞 【活動、完成】吃、喝、關、開、潑、撒、扔、
塗、抹、擦、砸、摔、磕、踩、傷、殺、宰、切、
沖、賣、還、洗、刷、鋤、煮、燒、炸、煎、剁、
拆、剪、拼命、拔、吐、脫、摘、付錢、給；

【達成】丟棄、忘、吞、咽、滅、撞、毀、碰、
放釋放、嫁女兒、開除、饒

自主 損失客體

[丙]准影響性動詞 【達成】丟失、落因忘記而留下、掉、賠虧損、
輸；賺、贏、得 13

非自主

[丁]非賓格動詞 【達成】死、塌、斷、走離開、碎、瞎、沉、倒 非自主

13. fn13「賺、贏、得」的結果性狀態屬於「獲得客體」，我們按它的非自主特徵歸到准影響性動詞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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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動結式也更易允准「咾」（例 (23)），這可從兩方面解釋。第一，很多動結
式跟結果型動詞一樣，語義蘊涵客體的結果性狀態，如「洗淨（衣裳）、打死（蚊
子）、壓碎（餅乾）、摔斷（腿）、寫錯（字）」，能在將來情態句中用 「了1」 （如 「<邢
> 趕緊把那個蚊的子打死咾！」）。第二，其他的動結式裡賓語常常是定指賓語，
這也是促動「咾」的語法因素之一。

 (23) 動結式易允准「咾」<邢>：
  a. [結果補語描述賓語的狀態] 先會兒剛才咱孩的子打死囒/咾蚊的子囒了2。
  b. [結果補語描述其他] 他聽清囒/咾那個話兒那句話囒了2。

上述動詞分類與「Vendler 式情狀類型」並不對應，這表明：針對「了1」的動詞
分析，動作改變客體狀態的情況（簡稱「動詞的影響性」）是最重要的因素。那
麼，各類動詞觸發「了1」弱變體的優先等級是：結果型動詞＜其他動詞＜狀態
型動詞 & 終止型動詞。這代表了動詞的影響性等級。「其他動詞」均非必然改
變客體的物質狀態，例如，「打」雖以使客體受損為目的，但未必造成客體的
傷害（「<國> 他打了張三，沒打死，也沒打傷。」）；「看」通常不改變客體的狀態 

（「<國> 我看了那個電影，不好看。」）；「穿」只改變客體的位置狀態，不改變
客體的物質狀態（「<國> 他穿了一件毛衣。」）。然而，它們對客體的影響程度
有差異（如「打」強於「看」），理論上會導致「了1」的變體差異，這有待其他方言
的驗證。

謂語的構件屬性是解釋「了1」變體分佈的特殊情況，聯繫謂語的整體屬性
會發現：強制用「了1」某變體的整體屬性往往要組配易允准同一變體的構件
屬性。一方面，定指賓語、結果型動詞均是易允准「咾」的謂語構件，非現實的
環境 A 強制用這類賓語和動詞（第二節），從屬性的環境 C 在帶「看、聽、說」
等動詞時也需用定指賓語（例 (24)），而事態的非現實性、句法的從屬性皆是用

「咾」的謂語的整體屬性。另一方面，數量賓語是易允准「囒」的謂語構件，它
搭配「了1」時只用於現實性謂語（見表 1），而事態的現實性是用「囒」的謂語的
必有屬性。可見，「了1」謂語的構件屬性和整體屬性有玄妙的關聯，其動因會
另文解釋。

 (24) 用「咾」的環境 C 須搭配定指賓語 <邢>：
  a. [非定指賓語] ?他看咾書就走囒了2。
  b. [定指賓語] 他看咾那本書就走囒了2。

3.3 話語地位：句法地位背後的真正因素

對於現實性的主要小句，不同的句末助詞也會觸發「了1」的不同變體，這本質
上是謂語「話語地位」的作用，它也是 3.1.2 節謂語「句法地位」背後的根本因
素，亦即制約「了1」變體的真正「次要因素」。這種重要的情況未包含在表 1 中，
下面分三小節來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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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了2」和「非了2」的分界
第二節已說明跟「了1」有互動關係的句末助詞有「了2、呢、來著」，邢臺話的對
應形式是：囒了2，嘞呢，來。但是，邢臺話的這些句末助詞在功能上略有不同。
一是邢臺話「了2」的使用範圍小於國語「了2」，它不能表達「<國> 老張很忙，
老李就很清閒了。」「<國> 我最喜歡吃魚了。」等主觀義。二是邢臺話「來」的
使用範圍遠大於國語「來著」，其核心功能是過去未完整體 (past-imperfective) 
標記（如「<邢> 他在家吃飯來他(過去某時)在家吃飯呢。」「<邢> 那個店以前買鞋
來那家店以前買鞋。」），也作反事實標記（例 (11)），還可作標示話語中背景信息的
語氣詞 (mood particle)。本節的討論包含它們作語氣詞的情況，因為「呢、來」
只有作脫離未完整體義的語氣詞時方能搭配「了1」。

「了1」與不同句末助詞之間的互動在邢臺話有形式表現：「了2」易觸發其
弱變體「囒」，其他句末助詞必用其強變體「咾」（例 (25)）。故上述句末助詞可
分為「了2」和「非了2」兩大類。該傾向還見於從屬小句，3.1.1 節顯示假設過去句
的「了1」可為「囒」，這受制於一個因素：須有句末助詞「囒了2」。那麼，該趨勢源於

「囒了2」對「了1」的語音逆同化作用嗎？並非如此，(26) 的「了1」句無任何句末
助詞，其「了1」也可為「囒」，它的特別之處是帶數量賓語。可見，「囒了2」和數量
賓語對「了1」起到相同的作用，這或歸因於二者近似的功能 – 皆能使「了1」句
完句。完句與否直接牽涉小句的話語地位 (discourse status)，能完句的小句方
有獨立的話語地位，能不依賴其他小句單獨陳述話語的核心信息。我們試尋
找「了2」句和「非了2」句的話語功能差異，這裡的「了2」句和「非了2」句皆指帶 

「了1」謂語、表有界性事態的情況。14

 (25) 現實句裡「囒了2」觸發「囒了1」<邢>：
  a1. [舊信息句.了2] 他年上去年明明娶咾/囒媳婦囒了2，咋又相親哎？
  a2. [舊信息句.非了2] 他年上去年明明娶咾媳婦來/嘞呢，咋又相親哎？
  b1. [新信息句.了2] 老張結婚囒沒？ – 結囒，他年上去年娶咾/囒小王囒了2。
  b2. [新信息句.非了2] 老張結婚囒沒？ – 結囒，他年上去年娶咾小王來/嘞的。
  c1. [回應句.了2] 這個老光棍單身漢咋怎麼有小子兒子囒？ – （因為）他年上去

年娶咾/囒媳婦囒了2。
  c2. [回應句.非了2] 這個老光棍單身漢咋怎麼有小子兒子囒？ – （因為）他年上

去年娶咾媳婦來/嘞的。
 (26) 小句的數量賓語觸發「囒了1」<邢>：
  a. [舊信息句] 他年上去年明明娶咾/囒一個媳婦，咋又相親哎？（比較 (26a)）
  b. [新信息句] 老張結婚囒沒？ – 結囒，他年上去年娶咾/囒一個山東媳婦。

 （比較 (26b)）
  c. [假設過去句] 要是他先會兒剛才吃咾/囒兩碗飯，這會兒按說不能不會

餓 （比較 (13a)）

14. 邢臺話的「呢、來」以帶無界性謂語為常，也可有條件地帶有界性謂語，在此便討論這種
有標記組合的話語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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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假設過去句] 要是他先會兒剛才看咾/囒兩本書，這會兒按說該知道答
案嘞呢。 （比較 (13b)）

3.3.2 句末助詞與話語功能的關聯
論及句子的話語功能，需簡介我們對漢語句子的話語分析範式，它對理清「了1」 
變體的分佈很重要。話語功能包括語篇功能和對話功能兩大部。Hopper (1977; 
1979) 將敘事性語篇中句子的話語功能分為前景句 (foregrounded sentences) 和
背景句 (backgrounded sentences)，該分類不適於對話，也不完全適合漢語。漢語
缺乏時制形態使它有完句與否的句法問題，造成其話語模式異於時制形態發
達、無完句問題的印歐語，不宜完全照搬 Hopper 的範式。例如，表事件進展的
流水句 (27a) 中「娶了媳婦」「生了孩子」若依 Hopper 的定義則為前景句，但它
們的句法表現類似英語的不定式 (infinitive) 謂語：在任何語境都難以單獨完
句，可不用任何時體助詞（例 (27b)），邢臺話裡它們跟從屬謂語一樣須用「了1」
的強變體（例 (31a)）。因此，漢語的這類謂語宜視為從屬謂語而非句子，排除在
話語功能的分析範圍之外。

 (27) Hopper 的話語分析範式不適於漢語 <國>：
  a. [前景句 vs. 從屬謂語] 他去年娶了媳婦，今年生了孩子，現在又離婚了。
  b. [前景句 vs. 從屬謂語] 他去年娶上媳婦，今年生出孩子，現在又離婚了。

可見，分析漢語小句的話語功能須將完句情況作為重要的標準，功能語法認
為完句是小句在話語中著地 (grounding)，Hopper 的前景句和背景句雖名為
小句著地位置的區分，但亦可視為完句能力的劃分。由此，我們將漢語話語功
能的分析範圍限於至少在一部分語境裡能完句的現實句，它們中多數是有句
末助詞或帶數量賓語的，這些句子的話語功能分為「核心信息句」和「從屬信
息句」。核心信息句指話語中表達主要信息、承載說話目的的句子，其謂語必
是陳述新信息（例 (28)）；從屬信息句指為話語的核心信息做補充或鋪墊的句
子，不承載說話目的，其謂語可含有舊信息（例 (25a)），即使陳述新信息也是為
其他信息做補充或鋪墊，如 (25b1) 的新信息「年上去年娶小王」是為前面的「結 

（婚）囒」做進一步的信息補充。首先，兩類句子的語篇表現不同。核心信息句
在語篇中必是表達故事主線，它若陳述無界性事態，則實現為並列關係的事
件鏈條（未必有時間順序性）中表主要事件的句子，如 (28a) 的兩個「呢」句；它
若陳述有界性事態，則實現為有時間順序進展關係的事件鏈條中的前景句，
如 (28b) 的每個「了1」句。從屬信息句無論陳述何種事態，在語篇中均非故事
主線，即使表達有界性事態也不會推進事件鏈條的進展，它包括語篇中所有
的背景句。其次，兩類句子的對話表現也不同。核心信息句單獨存在也能合適
地表述信息，即能獨立表述信息，如 (29a) 不依賴前述信息，也無需接續其他
句子。從屬信息句須依賴其他小句方能有效地表述信息，即依附性表述信息，
如 (29b) 的「的」字焦點句15 必設定「他已經娶了媳婦了」為舊信息，需要前述話
語報導過這一事件。

15. 這指句末助詞「的」幫助構成對比焦點句且僅表達過去事態的用法（范曉蕾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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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語篇中的核心信息句 <國>：
  a. [無界性事態] 我晚上回來的時候，他正吃飯呢；但我早上出門的時候，

他還在睡覺呢。
  b. [有界性事態] 他早先上了兩年小學，十二歲就上了大學了，畢業後又

考了個研究生。
 (29) 對話中的核心信息句和從屬信息句 <國>：
  a. [核心信息句] 你知道不？小王去年娶了媳婦了。 – 我早就聽說了。
  b. [從屬信息句] 聽說小王結婚了。 – 他是去年娶了媳婦的。

因此，核心信息句是獨立的話語單位，從屬信息句是依附性的話語單位，前者
的話語獨立性高於後者。一言以蔽之，核心信息句指在語篇中表達故事主線、
在對話中獨立表述的句子，從屬信息句指在語篇中輔助故事主線、在對話中
依附性表述的句子。核心信息句/從屬信息句雖對應於 Hopper 界定的大部分
前景句/背景句，但兩組概念有差異。第一，對話中很多回應句屬從屬信息句，
因為回應前句往往是為其他信息做補充，如 (25c) 的回應句是解釋原因，句
法上是因果複句的原因小句，其後隱含了未明言的結果小句 – 這是依賴其
他句子的另一形式，但回應句在話語片段 (utterance) 中單獨出現，難以稱之
為背景句。第二，核心信息句能在對話中「單獨存在」意味著它必能完句，而依 
Hopper 界定出的漢語前景句未必是能完句的，只有能完句的前景句才屬核心
信息句，不能完句的前景句僅是從屬謂語、無關漢語話語功能的分析（見上）。

基於上述分析範式，我們發現「了2」和「非了2」正是造成「了1」謂語的話語
功能有對立。(25) 的「了2」句和「非了2」句皆是從屬信息句，表明它們皆能作從
屬信息句，但二者擔任核心信息句的能力是不同的。第一，語篇中，「了2」句以
報導新信息為常（楊凱榮 2013），主要作前景句以推進事件鏈條的進展（Van 
den Berg & Wu 2006；徐晶凝 2012, 2014）；16 「非了2」句常以知曉事態的發生
為前提（即含舊信息，例 (25a)），17 即使報導新信息也僅能作背景句，為前景
句做補充或鋪墊。第二，對話中，「了2」句可單獨表述信息，表現為能作首發句
來單獨報導事態，如 (30a) 可單獨完句；「非了2」句不能作首發句來單獨報導
事態，如 (30b) 無後續句便不能完句，它至多作其他句子的回應句（例 (25c)）。

16. 諸多觀察表明「了2」在話語中是報導前景/核心信息的。楊凱榮 (2013) 指出「當說話人旨
在報告事件的發生時句末需要用『了2』」。Van den Berg & Wu (2006) 認為「了2」是標注事件
進展線上的高峰情景 (peak situation)，它是概念結構上的里程碑（信息高峰或協調點），即
交際的共同認知基礎中的變化（見楊素英、黃月圓 2009 的介紹）。還有，徐晶凝 (2012) 談到

「了2」「表達了說話人對事件在事件進展鏈條上的關注」，徐晶凝 (2014) 又談到：「在敘事
語句中，『了2』用於敘述者對故事主要進展階段的主觀切分，與其他指向成分（時間、空間、
人物等）一起共同設置故事推進的大框架」。這些結論皆表明語篇中「了2」句的話語地位極
其重要，傳達的是關鍵性信息。

17. 楊凱榮 (2013) 指出「同樣是已然的事件，當說話人對其進行說明或者對動作行為進行
描摹時，句末則不需要用『了2』」。所謂對事件的「說明」或對動作行為的「描摹」都反映出句
子是對已知事態做信息的補充，必是不會推進事件進展鏈條的背景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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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對話中獨立完句的核心信息句 <邢>：
  a. [首發句.了2] 你知道不哎？他年上去年娶囒媳婦囒了2#。
  b. [首發句.非了2] 你知道不哎？他年上去年娶咾媳婦來/嘞呢/嘞的*Ø#。

總之，句末助詞為「了2」的「了1」句既能作核心信息句，也能作從屬信息句；句末
助詞為「非了2」的「了1」句僅能作從屬信息句，所以在有界性事態句中「非了2」 
的句末助詞可視為從屬信息句的標記。可見，小句的話語功能制約句末助詞
的分佈，句末助詞的性質會決定小句的話語功能。由此推斷，即使話語功能相
同（如均作從屬信息句），「了2」句的話語獨立性也要高於「非了2」句。那麼，兩
類句末助詞觸發「了1」不同變體的本質是：話語獨立性較高的小句傾向用「了1」 
的弱變體，話語獨立性較差的小句傾向用「了1」的強變體。亦可推知，核心信
息句一般用「了1」的弱變體，從屬信息句易用「了1」的強變體。3.1.2 節所論之 

「現實性主要小句裡『了1』以『囒』為常」實則限於核心信息句。
如此一來，前述因素所不能解釋的現象也變得有規律可循。第一，北方方

言中謂語為「V+了+定指賓語」的小句若無「了2」便不能作核心信息句，如「<邢
> 他年上去年娶咾小王*Ø#。」不能獨立完句，它或作從屬謂語或作從屬信息句

（例 (31)），所以它的「了1」是「咾」。第二，語法焦點句在話語中僅能作從屬信
息句。例如，「的」字焦點句、各種「才」字句18 及帶「只」義範圍副詞的句子有對
比焦點並有焦點標記（是、才、只），都是語法焦點句，話語中它們不能單獨成
話，須伴有其他句子，如 (32b) 用「讓他好好歇會兒」、(32c) 用「這會兒肯定餓」
來表達說話目的，而且它們的句末助詞均不用「了2」而用「的」「呢」。這反映出
這類句子從屬性的話語地位，所以它們的「了1」是「咾」。注意，(32d) 的「了1」句
為隱性焦點句，它隱含了焦點標記「是」，整句可變換為「是」字句表明賓語是
對比焦點，且句末助詞用「呢」，所以它也是語法焦點句，話語功能是給前一小
句做信息補充，所以也用「咾」。由此可知，從屬信息句可含對比焦點，核心信
息句必是核心謂語作常規焦點。

 (31) 「V+了+定指賓語+Ø」句用「咾」<邢>：
  a. [流水句之從屬謂語] 他年上去年娶咾小王，後來生咾孩的子，這會兒又

離囒婚囒。
  b. [舊信息句] 他年上去年明明娶咾小王，咋又相親哎？
  c. [補充信息句] 老張結婚囒沒？ – 結囒，他年上去年娶咾小王。
 (32) 語法焦點句用「咾」<邢>：
  a. [「的」字焦點句.補充信息] 她生囒孩的子囒，是夜個昨天在婆家生咾孩

的子嘞的。
  b. [量級「才」字句.鋪墊信息] 他晚上八點才下咾班，讓他好好歇會兒。

18. 副詞「才」有多種功能，可表量級反差關係（「<國> 他十歲才上了小學。」），還可表達時間
「剛」（「<國> 我才吃了早飯。」）和範圍「只」的意義（「<國> 他早飯才喝了一碗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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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只」義副詞句.鋪墊信息] 他早起飯早飯就只吃咾個饃饃饅頭，這會兒肯
定餓。

  d. [隱性焦點句.補充信息] 他考上大學囒了2，上咾北京大學（＝上的是北
京大學）。

第三，談到量級「才」字句，便需討論常與之做對照的量級「就」字句（白梅麗 
1987）。大異於「才」字句的是，量級「就」字句核心謂語的「了1」以「囒」為常（例 
(33)）。這類句子用「了2」已經暗示其獨立的話語地位，的確，它在對話中能單
獨表述信息，在語篇中報導前景信息，如「<邢> 他四歲上小學，十二就上囒大
學囒，畢咾業又考囒個研究生。」，是典型的核心信息句，它的「了1」用「囒」是符
合預測的。量級「就」字句雖有超出預期的主觀義，卻是核心謂語作常規焦點，
這造成了它跟量級「才」字句有不同的話語功能。

 (33) 量級「就」字句通常用「囒」<邢>：
  a. 他十二十二歲就上囒大學囒了2。
  b. 他六點就到囒/咾校兒學校囒了2。

既然數量賓語對「了1」句的完句作用近似於「了2」，就需分析數量賓語與小句
話語地位的關係。帶數量賓語的「了1」句無句末助詞亦能完句（第二節），表明
這類「了1」句有獨立的話語地位，可作核心信息句。表 1 顯示帶數量賓語的環
境 F、G 只能用「囒」，這是針對核心信息句（例 (34a)）而言；它們也有用「咾」的
情況，限於從屬信息句，如 (34b) 的「了1」句是為談話觀點「孩的子可用功嘞呢」
補充證據。理論上環境 F 和環境 G 在「了1」的使用上應有差異，因為前者有 

「了2」但後者沒有。句末助詞對小句話語地位的決定作用強於賓語類型，因為
句末助詞的轄域覆蓋了賓語，更能決定小句的話語地位。這表現為前者對「了1」 
的制約作用強於後者，「了2」句帶非數量賓語也能作核心信息句、允准「了1」的
弱變體（例 (30a)），「非了2」句即使帶數量賓語也是作從屬信息句、必用「了1」的
強變體（例 (34c)）。我們推測，若同是作核心信息句，各方言裡環境 F 比環境 
G 更易允准「了1」的強變體。理由是，環境 F已有「了2」彰顯獨立的話語地位，用

「了1」的強變體亦無大礙，但無「了2」的環境 G 完全依賴「了1」的弱變體來標
示獨立的話語地位。該推測有待驗證。總之，賓語的類型會制約小句的話語地
位，但制約效果弱於句末助詞。

 (34) 帶數量賓語的「了1」句與話語地位 <邢>：
  a. [核心信息句] 你知道不哎？這回孩的子嘞的作文寫囒三頁紙。
  b. [從屬信息句.無「非了2」] 孩的子可用功嘞呢，這回作文寫咾/囒三頁紙。
  c. [從屬信息句.有「非了2」] 孩的子可用功嘞呢，這回作文寫咾三頁紙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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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話語地位與句法地位的歸一
我們回到「完句」來審視核心信息句和從屬信息句，它們是基於話語功能的分
類，句法上同屬現實性的主要小句，但前者是真正地完句，後者不是真正地完
句。具體而言，「了2」句和帶數量賓語的「了1」句能作對話的首發句單獨表述信
息（例 (30a)、(34a)），是獨立完句；「非了2」句須依存其他句子方能合適地表述
信息，是依附性完句。這兩種完句情況可視為小句「完句能力（或完句程度）」
的差異，它代表小句表述的信息對話語環境（簡稱「語境」）的依賴度：小句的
完句能力越高，表明它對語境的依賴度越低，可以在更多語境中合適地表述
信息，即「話語自由度」越高。可見，小句的完句能力和它的話語自由度是正相
關的。有的「了1」句在任何語境下都能完句，如 (35a) 作舊信息句、回應句和首
發句均可（例 (25a1)、(25c1)、(29a)），完句能力很高，是典型的完句；有的「了1」
句需要特定的語境方能完句，如 (35b) 作「他娶了誰啊？」的回應句時可完句 

（此時賓語為對比焦點），屬完句能力居中的非典型完句；還有的「了1」句在任
何語境下都難以完句，如 (35c) 的完句能力很低，成為公認的未完句。

 (35) 各種「了1」句完句能力的梯度等級 <國>：
  a. [任何語境可完句] 他娶了媳婦了#。/他娶了一個媳婦#。
  b. [部分語境可完句] 他娶了小王?Ø#。
  c. [沒有語境可完句] 他娶了媳婦*Ø#。

因此，小句的完句是話語問題，判定小句的完句情況不能脫離語境。從話語依
附性的角度看，從屬信息句更接近從屬小句、從屬謂語，只是前者能作回應句
而後者不能，這說明從屬小句、從屬謂語的話語依附性更高、完句能力更差。
綜上所述，「完句與否」不是絕對的，各類小句存在完句能力的梯度等級：定語
小句＜從屬謂語＜從屬小句＜從屬信息句＜核心信息句。這本質上是各類小句
的話語獨立性等級，加之邢臺話小句的話語獨立性和用「囒」的傾向性是正相
關的，可知各類小句觸發「了1」弱變體的優先等級為：定語小句＜從屬謂語＜
從屬小句＜從屬信息句＜核心信息句 – 這尚待跨方言材料的驗證。該等級序
列與 3.1.2 節各類謂語觸發「了1」強變體的等級序列幾乎重合，前者僅是把後
者的「主要小句」分解為「從屬信息句」和「核心事態句」。其實，謂語的句法地
位與它的話語地位是一致的，從屬性謂語報導整句的從屬/背景信息，核心謂
語報導整句的核心/前景信息，亦可用話語地位的差異來解釋從屬性謂語用 

「咾」、主要小句用「囒」的現象。因此，在「了1」變體的制約因素裡，謂語的話語 
地位是其句法地位背後的根本因素，可用話語功能來涵蓋句法因素。漢語的
句法因素和話語因素的相通度如此之深，應源於漢語缺乏完備的定式性 (finite-
ness) 形態來標示謂語的時制意義，這讓漢語的從屬性謂語與獨立小句之間沒
有明顯的界限。而且，謂語的句法獨立性和話語獨立性是一體兩面的，本質上
均是謂語信息表述的獨立性，即脫離其他謂語能否合法且合適地表述信息。
句法因素負責「合法」，話語因素負責「合適」，而句子的合法性和合適性又無
絕對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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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話語分析僅針對現實句，但非現實句也有話語地位的差異。語篇中
非現實句不能表達故事主線，對話中多數非現實句至多是依附性完句，所以
多數非現實句僅能作從屬信息句。3.1.1 節談到違實小句和假設過去句用「了1」 
變體的差異源於二者的非現實性不同，其實二者的話語地位也有差異，違實
小句用「非了2」反映出它從屬性的話語地位，假設過去句可用「了2」反映出它
的話語地位有相對的獨立性（只是很微弱）。然而，我們不擬用話語功能來涵
蓋現實性狀況的因素，因為現實性狀況的制約作用強於話語地位，一個表現
是將來情態句也能作核心信息句，如「<國> 明天他會宰了那頭豬#。」可獨立完
句，但它在邢臺話裡必用「了1」的強變體；另一個表現是很多方言（如陝西永壽
話）的「了1」變體僅受制於「非現實/現實」的差異，不牽涉話語功能。

3.4 小結

根據上述規則，便可通過「特徵核查」來預測邢臺話特定的「了1」謂語應用「咾」
還是「囒」，這一工作分兩大部、四小步逐級進行，簡述如下。謂語的整體屬性
優先於謂語的構件屬性來制約「了1」的使用，各項語法因素制約「了1」變體的
作用強度可排列為一個優先等級：現實性狀況＞話語地位＞賓語類型＞動詞
類型；而且，每項語法因素的內部都有觸發「了1」弱變體的優先等級（表 5）。總
之，語法因素對「了1」變體的制約效果有著嚴整的規律性。

(一) 核查謂語的整體屬性，它決定「了1」兩變體分佈的基本格局。
i. 首先核查現實性狀況：「了1」謂語是否表達非現實事態，若是則必然用

「咾」，若否則繼續核查。
【表現】環境 A 和 B 必用「咾」；其他環境可能用「囒」。

ii. 其次核查話語地位：此時只剩現實性的「了1」謂語，看其話語地位是否
從屬性夠強，若是則通常用「咾」，若否則傾向用「囒」。

【表現】環境 C 必用「咾」；D 通常用「咾」；環境 E、F、G 報導從屬信息
時通常用「咾」，報導核心信息時通常用「囒」。

(二) 在上述基本格局之上核查謂語的構件屬性，它決定既定的「咾」或「囒」
可換為另一變體的特殊情況，這限於現實性謂語。
iii. 再次核查賓語類型：若是數量賓語則既定的「咾」在某些環境下可換為

「囒」，若是定指賓語則既定的「囒」可換為「咾」，若二者皆不是則繼續
核查。

【表現】環境 D、報導從屬信息的環境 F、G 因帶數量賓語可換用「囒」； 
環境 E 帶定指賓語時可換用「咾」。

iv. 最後核查動詞類型：若是終止型動詞、狀態型動態則既定的「咾」可換
為「囒」，若是結果型動詞則既定的「囒」在某些環境下可換為「咾」，除
此之外均不能換用另一變體。

【表現】環境 C 帶終止型動詞、狀態型動態時可換用「囒」；環境 E 只要
帶結果型動詞便均可換用「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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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每項語法因素與「了1」變體之間的相關性聯繫

語法因素 觸發「了1」弱變體的優先等級序列 序列的語法本質
謂語的整體屬性 現實性狀況 將來情態句＝祈願謂語＜違實小句

＝違實謂語＝現實否定句＜順序謂
語＜假設將來句＜假設過去句[限
於非現實謂語]

謂語的現實性等級

話語地位 定語小句＜從屬謂語＜從屬小句＜
從屬信息句＜核心信息句[限於現
實性謂語]

謂語的話語獨立
性等級

謂語的構件屬性 賓語類型 定指賓語＜非定指賓語＜數量賓語 待定
動詞類型 結果型動詞＜其他動詞＜狀態型動

詞 & 終止型動詞
動詞之影響性等級

（反向）

上述討論展示出「了1」的句法自由度和「了1」變體的分佈有嚴整的關聯性：某
語法環境中「了1」的句法自由度越高，則越排斥強變體、越接受弱變體。於是形
成表 1 的格局，從環境 A 到環境 G，「了1」的句法自由度逐漸提高，同時「了1」 
逐漸由「咾」變為「囒」。環境「A – G」是據上述因素的優先等級來劃分的（3.0 節）， 
所以各語法因素制約「了1」變體的優先等級也是它們制約「了1」句法自由度的
優先等級。進一步看，「了1」的句法自由度反映了它作體標記的成熟度，體標記
的句法自由度越高表明其體貌功能越發達。若認為漢語「了1」語素主要表達完
整體義，那麼至少北方方言「了1」的完整體功能是有異質性的，環境 A 的「了1」 
是最遠離完整體標記的，環境 G 的「了1」是最成熟的完整體標記，其他環境的 

「了1」處於過渡階段。理論上，「環境 A→環境 G」的「了1」在語法化程度上是
由低到高的漸變連續統。因此，邢臺話「了1」的強變體「咾」作為完整體標記的
成熟度絕不及弱變體「囒」，前者的語法化程度必低於後者，二者各自也存在
語法化深淺不一的異質性。也就是說，「了1」的語法異質性在邢臺話裡有「語
音形式多樣性」的顯性表現（雖然只有兩個形式）。這一解釋同樣適用於其他
北方話的「了1」變體現象，因為各方言的「了1」變體應當有共同的動因，它們的
使用差異必有規律性。那麼，表 5 的等級序列應適用於其他方言的「了1」變體， 

「環境A→環境 G」便代表各語法環境使用「了1」變體的優先等級：某方言環境 
x 若能用「了1」的弱變體，則其右側的環境必能用「了1」的弱變體，但其左側的
環境未必能用。這些對其他方言「了1」變體的理論預測已得到很多證據的支
持。例如，北京話裡，「了1」在將來情態句須是強變體「嘍 [lǝu]」，在其他非現實
句裡可以是弱變體「了 [lǝ]」，這符合表 5「現實性狀況」項的等級序列。再如，陝
西永壽話裡，「了1」在環境 A、B 只能是強變體「了 [liau]」，在其餘環境裡是弱變
體「咧 [liɛ]」，這符合「環境 A→環境 G」的等級序列。

最後，簡略解釋一下表 5 的語法等級序列和「了1」句法自由度之間的相關
性。以謂語的話語獨立性等級為例，它具體指謂語的話語獨立性若有差異可
能（但非必然）導致「了1」句法自由度的差異，且該聯繫必是正相關的。不過，
它允許如下情況：有些謂語雖有話語獨立性的差異，但「了1」的句法自由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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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例如，主要小句和從屬小句的話語獨立性雖有不同，但「了1」的句法自由
度是相同的（例 (5)）。19 換言之，表 5 的各等級序列與「了1」的句法自由度等級
不是一一對應的，原因是這些語法等級序列皆包含多個節點，而「了1」的句法
自由度能分出的節點是很少的（一般僅憑能否搭配其他動詞或數量賓語來衡
量），即每個語法等級序列的複雜性遠大於「了1」的句法自由度，故語法等級
有微小差異的兩個謂語常常不見「了1」句法自由度的差異。然而，這不妨礙說
各語法等級序列跟「了1」句法自由度之間有正/反相關性，畢竟它們的聯繫有
單一的方向而非雜亂的。

4. 「了1」兩變體的語義差異

在用「咾」「囒」皆可的一部分語法環境中，「咾」比「囒」更易引起完結義的詮
釋。例如，環境 E 中「看」類動詞搭配「了1」在國語裡僅有停止義，但邢臺話的對
應表達若用「咾」則必有完結義（例 (36)）。而且，邢臺話中環境 C 的「了1」一般
為「咾」，它搭配動詞的範圍大於國語的「了1」（對比 (4c) 和 (37)），這表明這個 

「咾」類似動相補語「完」 – 後者在環境C 中搭配動詞的範圍一樣很大且表完
結義。因此，至少某些語法環境的「咾」有詞彙義，近似於動相補語，而任何語
法環境的「囒」都語義虛靈，是純粹的助詞。

 (36) 環境 E 用「咾」與完結義 <邢>：
  a. 他看囒那本書囒了2，就是沒看完。 （詮釋：看了但未必看完）
  b. 他看咾那本書囒了2，*就是沒看完。 （詮釋：看完）
 (37) 環境 C 用「咾」與動詞的類型 <邢>：
  a. 他看咾/*囒那本書就走囒了2。 （詮釋：看完）
  b. 他聽咾/*囒那首歌就睡囒了2。 （詮釋：聽完）

對於「了1」只能為「咾」或「囒」的語法環境，依然可見「咾」常有詞彙義、「囒」僅
有語法義。第一，「了1」傾向為「咾」的典型環境是非現實句，它們去掉「咾」後
必會減少句子的詞彙義。以 (16a) 為例，它本表示項莊欲殺劉邦但未成功，去掉

「咾」（「<邢> 鴻門宴，項莊到了到底沒殺Ø劉邦哎。」）則表示項莊沒有殺劉邦
的任何舉動，說明這個「咾」表達預期結果的達成。結果型動詞的「了1」均表示
這種結果達成義（例 (38a)），因為結果型動詞若不用「了1」，即使標記了現實性
也不蘊涵結果達成（例 (38b)）。

 (38) 結果型動詞與「了1」的結果達成義 <國>：
  a. 他宰了那頭豬了，*但是豬沒死。
  b. 他宰過/Ø那頭豬了，但是豬沒死。

19. 承蒙審稿人指出這個潛在的問題，讓作者有了這樣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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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了1」傾向為「囒」的環境只有現實性的主要小句，它去掉「囒」往往不會
減少句子的詞彙義。環境 E、F 去掉「囒」只導致句子不合法（例 (39a)），因為邢
臺話的雙了句極為排斥「了1」的隱去，但未減少句子的詞彙義。環境 G 去掉 

「囒」變成了非現實句（例 (39b)），這僅證明當中的「囒」有現實性這種語法
義，並非有詞彙義。這些都說明「囒」遠離詞彙義、僅起語法作用。總之，「咾」和

「囒」的語義差異印證了 3.4 節的判斷，前者是語法化程度較低的「了1」，後者
是語法化程度較高的「了1」。

 (39) 「囒」的隱現與詞彙義的改變 <邢>：
  a. [環境 E、F] 他看囒/*Ø書囒。他看囒/*Ø三本書囒了2。
  b. [環境 G] 他看囒/^Ø三本書。（「^Ø」指去掉成分後雖然句子合法但語

義改變）

5. 結語

綜上所述，邢臺話「了1」有兩變體的現象看似複雜，實有規律。該現象所蘊藏的
理論價值是不言而喻的，其動因解釋待另文詳論，在此先做簡介。北方方言的
這一現象源於「了1」的語法異質性，共時上它的語法性質因語法環境有所不
同，存在一個「動相補語→助詞」的連續統；「了1」的語法異質性源於其時體義
因環境而異，它的現實性意義正向地受制於謂語的整體屬性，它的有界性意
義反向地受制於謂語的構件屬性，即語法因素制約「了1」分佈的態勢是制約
它語義功能的結果。該假設直接關涉國語「了1」的性質，它可能也是語法異質
語素。Sybesma (1999: 71–81) 曾指出國語裡搭配影響性動詞的「了1」是類似於

「掉」的動相補語，其功能異於其他環境的「了1」，由此區分出「Realization LE」
和「Endpoint LE」。學界普遍認可這一分析，但認為其他環境的「了1」是同質而
單一的，如同它的語音形式一樣簡單。北方方言的「了1」變體現象預示，即使在
所謂「動相補語」之外的用法中，國語「了1」的句法性質和語義功能或許亦非單
一的。這些理論假設均會另文論證，以解答第一節提出的問題 II、III。

「了1」句法性質的複雜性恐是數十年來學界對其語義功能爭論不休的重
要原因之一，而方言中「了1」變體的現象為我們重審這一問題提供了新的突破
口。發掘語言事實須有好的觀察視角，本文的語法分析範式對審視國語及方
言的「了1」或有裨益。我們逐一離析出制約「了1」使用的語法因素，對各因素的
作用強度做了優先等級的排序，並關注「了1」與特定語法詞（如「了2」「就」）的
互動效應，從而發現各因素對「了1」分佈的制約效果與它們對方言「了1」變體
的制約效果有整齊的對應關係：謂語的整體屬性決定「了1」及其變體的基本
分佈格局，謂語的構件屬性決定已有的「了1」換用另一變體的特殊情況。這一
分析範式不僅能深度剖析「了1」的分佈規律，也推進了對多項語法問題的認
識。3.1.1 節揭示了漢語的各類非現實句有現實性等級的差異；3.2.2 節界定了



 邢臺話「了1」的兩個變體 435

結果型動詞，其範圍遠大於以往所說的去除義動詞或影響性動詞，從而揭示
了動作對客體的狀態影響性是制約時體表達的重要因素；3.3 節展示出「了2」 
和「非了2」兩類句末助詞的分界對研究漢語小句的話語功能十分重要，由此發
現小句的完句是存在梯度等級的。總之，「了1」的使用牽涉語法的方方面面，
對它的分析必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我們不能局限於典型的例句或大致的觀
察，而須將現象的考察、語法的描寫做到全面化和精細化，這是突破該項難題
的必要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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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erbal-LE variants in Xingtai dialect

In the Xingtai dialect (i.e. Jilu Mandarin spoken in Hebei Province), verbal LE 了has two 
phonetic variants, i.e. a strong one 咾 [lau] and a weak one 囒 [læ͊], and they are condi-
tional variants in the sense that the replacement of one by the other in most contexts will 
cause ungrammaticality. It is found that the use of verbal-LE variants is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grammatical factors: the realis/irrealis nature of situation, the discourse status 
of VP, the type of object, the type of verb. Their effective strength on conditioning the use 
of verbal LE just forms a priority hierarchy: {realis/irrealis nature of situation > discourse 
status of VP > object type > verb type}. Most importantly, the use of verbal-LE variants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syntactic freedom of verbal LE; that is, in a syntactic context, 
if verbal LE can co-occur with more types of object and verb as well as sentential LE, 
then the weak LE is more likely to be used and the strong LE is disfavored. The analysis 
of verbal LE in the Xingtai dialect not only leads to several predictions about the use of 
verbal-LE variants in other dialects, but also reflects the fact that verbal LE in Northern 
Chinese is a morpheme heterogeneous in categorical status, representing different stages 
in the process of grammaticalization. In general,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verbal LE in 
dialects can greatly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is important word of Chinese.

Keywords: verbal LE, conditional variants, grammatical factors, northern Chinese 
dialects, heterogene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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